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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
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高产”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到基层进行社
会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个口号标语。时任武汉大
学校长的李达得知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高产”是不科学的。9月，毛泽东在“大
跃进”中视察大江南北到达武汉，李达见到了
毛泽东。

李达很敬重毛泽东，毛泽东对李达也很尊
敬。李达比毛泽东大6岁，他感谢毛泽东在日
常工作中和在思想理论上对他的支持。交谈
中，李达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在搞党史调查
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
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

有办不到的事”，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
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毛泽东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
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
要爱护、要保护；毛泽东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
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
乱子。

李达却不同意毛泽东的“冷热”观，而毛
泽东也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
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
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
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
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
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
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
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
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

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
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
么样？”

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
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
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
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
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
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
能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
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
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
派。”

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
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

李达怒斥毛泽东“你脑子烧到3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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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热 ， 达 到 3 9 度
高 烧 ， 接 下 来 就
会发烧到40度、41
度、42度……”

毛泽东气愤地
说：“你烧死我好
了！”

李 达 激 昂 地
说：“不是我要烧
你！这样下去，中
国人民就会遭到大
灾大难，你承认不
承认？”

在座的人们都
被 李 达 的 话 吓 坏
了，而毛泽东却继
续耐心地阐述自己
的观点。他举了红
军长征的例子，说
明 精 神 力 量 的 作
用；讲了红军就是
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重
重困难，最终夺取了胜利。还举了各种发明创
造，就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
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想
漂洋过海就发明了轮船……

李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一个人
要拼命，‘以一当十’可后总有个极限，终有
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
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
无限大的！”

争论中，毛泽东虽然激动，却控制住了情
绪；停了一会儿，他放缓语气说：“还是我在
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现在是你头脑太热！”李达临离开时，
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下来！”

李达离开后，毛泽东先是在房间里一边吸
烟一边踱步，继而在沙发上坐下来喝茶沉思、
想问题……

晚上，毛泽东在床上躺不安稳，下床后披
了衣服走到东湖岸边散步。在一尊石雕前，毛
泽东停住脚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
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
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
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

（本文来源：党史纵览）

毛泽东与李达其实交往颇深（右一为王任重）

那一年，我在武汉大学批斗李达

41年前的夏天，毛泽东在北京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
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从而使文化大
革命的群众运动达到了高潮。

那时候，我还刚上小学，自然
没资格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参加
大串联去北京见毛主席，但是也难
以置身事外，毕竟这是一场“触及
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啊！运动初
期，各地纷纷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武汉有一个大人物，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时任
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运动初期就
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当然也难
逃厄运。但是，把刚刚7岁多一点的
我推上主席台批斗李达，却是我和
家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这李达究
竟何许人也？
乃中国现代历
史上的风云人
物。李达与毛
泽东是湖南同
乡，又一起参
与了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虽
然 曾 一 度 脱
党，但一直从
事传播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工
作 ， 而 且 在
1949年重新入
党时，毛泽东
还做了他的历
史证明人。李
达与毛泽东非
常熟悉，关系
应该说是比较
亲密的，有什
么话也经常直
言不讳。比如
在“大跃进”
高潮时，李达
见到南巡的毛
泽东，两位老
友之间就发生
过一次激烈地

争执。李达认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
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泽
东说：你发烧40度，下面就会发烧
41度、42度。

可就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
年头也一样难逃厄运，更离奇的
是，居然还被一个娃娃所欺。

那是1966年6月间，母亲还在湖
北的洪湖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父亲也忙于参加运动，没空照顾我
和弟弟，就把我们送到幼儿园全
托。7岁多了为什么还上幼儿园呢，
那时小学招生可不像现在，说几句
好话或者给点钱就可以通融，前一
年我就从幼儿园大班“毕业”了，
母亲带我去科学院武汉分院附属小
学报名（因为父母均在该单位工

作），但是负责报名的老师坚持原
则，说我还不满7周岁，硬是坚持不
让我报名，没办法，我只好又在幼
儿园里多待了一年。

幼儿园的老师们当时对我的留
下似乎十分恐惧，因为我平时就比
较好学，也喜欢提问题，老师对我
母亲说，这孩子以前就经常提一些
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再留一年，
更要让我们难堪了。可事实上并非
如此，印象中还没听说老师为我的
事找过家长，我自己也觉得在幼儿
园里还是挺乖的，只是睡午觉有点
不大听指挥，别的小朋友都乖乖地
睡了，就我一个人在床上模仿电影
里的战斗场面，手里比划着，嘴里
还不停地“哒哒哒！哒哒哒！”以
至后来一到午睡时间，老师就拿一
块手绢把我的眼睛蒙上，说这样就
可以让我安静了。呵呵！

至于为什么让我在批斗李达的
大会上发言，至今我也不明白（以
后有机会一定去问问幼儿园的老
师，也许是因为我比别的孩
子年龄稍大？抑或我的“战
斗力”特别强？），估计是
因为幼儿园离武大比较近，
加上运动来了，大家都想要
表现出自己对无产阶级司令
部的拥护和对资产阶级、修
正主义的痛恨，肯定得积极
参与。当然，也可能正好相
反，上面要求组织对李达的
批判，老师们有抵触情绪，
不愿意出面，就把我这个小
捣蛋鬼推出来。

那天是怎么去的武大也
没印象了，只记得好象是一
个阴天，也不太热，在武大
的一个很高的台子上，下面
对着一个操场，人山人海，
黑压压的一片。当时的李达
已经有76岁了，可以说做我
的爷爷还有多的。我也不记
得他当时是否在场。后来当
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
（当时是学校副教务长）

回忆：“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
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
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
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
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
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
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
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
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
明批判’”。

如果刘先生的回忆没错，我参
加的应该就是这一次大会。那还是
我第一次对着麦克风说话，也不知
道什么叫害怕和紧张。因为麦克风
比较高（有上面的照片为证），就
在下面放了一把椅子，记不清楚是
谁了，一把就把我给抱到了椅子上
面。因为年龄太小，认识的字也不
多，不可能念讲稿，幼儿园一位姓
白的老师在我身后猫着腰拿着稿子
教我。就这么我站在椅子上，老师
在后面，她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
就像演双簧一样。那天讲的什么内
容、讲了多长时间不清楚，讲完了

是怎样下来的也不清楚，后来我弟
弟说，我在台上除了讲话以外，还
举起小拳头喊了几句口号，估计也
是老师教的，反正就这样稀里糊涂
地在武汉大学这所高等学府，面对
着上万人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场“
政治秀”。

老资格的李达如果当时在场，
听了我的批判发言想必也会觉得好
笑。一个说不定还在尿床的顽童，
居然也敢上台与大哲学家理论！但
是，那个年代，什么样的荒唐事没
有啊？

可怜的老革命、大哲学家，就
这样被我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狠批”了一通。现在我才知道，就
在这场批斗会开过不久，李达就病
倒了，而且病得不轻。他被以“李
真”的化名送进医院，但在那个年
代，他的身份当然不可能得到应有
的治疗，8月24日，李达含冤逝世，
离那场批斗大会仅仅2个多月。

真是罪过啊！

顽童竟敢批斗大哲学家

1951年10月30日，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三次会议上发言。

武汉大学李达雕像


